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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姐》公演，他进入创作高产期

大舅金砂，本名刘瑞明，1922年生，原重庆市铜梁县
巴川镇人，著名音乐家，原江苏省苏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1940年大舅考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
师从黄自的大弟子刘雪庵、陈田鹤学习理论作曲，1946
年创作成名曲《牧羊姑娘》。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入二野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1955年调入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空政歌剧团任创作员和编导，其间创
作了获全国文艺调演一等奖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歌
曲。1964年，他在空政文工团与词作家阎肃、羊鸣、姜春
阳合作创作的歌剧《江姐》一炮走红。《江姐》公演后，受到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与剧组
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大舅金砂幸福地站在毛主席身后，
那一年是大舅的高光时刻。

歌剧《江姐》中的插曲片段，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红
梅赞》《绣红旗》等就出自大舅之手。这一年，大舅进入了
创作的高产期。

但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下半年，大舅被迫离开空
政文工团，被下放到老家铜梁县巴川镇，在南郭农村劳动
改造。1975年，他回到苏州与阔别十年的妻儿团聚。
1996年3月，他在苏州因病去世，享年74岁。

正是因为1965年到1975年大舅在老家铜梁的十
年，才有了我和他亲密接触的那些有趣的往事。

2
下放老家，他喜欢微醺中哼唱歌曲

印象中的大舅，喜欢抽烟喝酒，酒是他的最爱，而作
曲也是他的最爱。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喝点小酒之后，在微醺中哼唱歌
曲。那时，大舅已从南郭农村借调回铜梁县文化馆工作，并
住在外婆家。每次喝酒，他的下酒菜都非常简单，有时是一
小盘花生米，有时就是两个白萝卜切丝放点儿盐，就成了他
美味的下酒菜了。那时的江津老白干，是他的最爱。

平时在外婆家，我最喜欢和大舅玩，特别喜欢趴在他
的背上揪耳朵、捏鼻子。另外，就是双手吊在他脖子上，
在胸前荡秋千。每次玩耍，大舅总是笑呵呵，从不生气。

一次，大舅酒瘾来了，家里又没有下酒菜，于是他就
在自家院子里扯了几根大葱，洗净切成段之后就着酒就
喝。这一次他喝得非常高兴，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哼唱歌
曲。我清楚地记得，他哼的是自己作曲的《薅秧歌》，那生
动有趣而朴实和口语化的歌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薅
秧忙啰哎，薅秧忙啰哎，姐妹薅秧忙啰哎……

大舅喜欢抽烟，并且是那种味道非常大的叶子烟。
那时的他经济不宽裕，但烟瘾却大，为节约开支，他只能
抽八分钱一包的“经济”或一毛四一包的“向阳花”之类的
烟。大舅又是非常好客的性格，只要他抽烟，在场的人见
者有份，所以一包烟往往很快就会抽完。于是，大舅就到
农村去买烟叶，晒干后剪成小段放在烟袋里，想抽时就卷
好放到烟锅里抽。有时实在没烟叶了，他还会把自家院
里的丝瓜叶晒干了拿来抽，其实就想过一过烟瘾罢了。

我记得，大舅的烟杆儿非常简单，就是当地农民的标

配行头，烟锅用竹疙瘩做成，再配一截
当地的水竹做成烟管，就成了他最喜欢
的物件了。他把装有烟叶的粗布袋子
吊在腰间，走起路来一摇一晃，极像了农民。这一身打
扮，让外人无论如何都没法将他与来自空政文工团的著
名作曲家联系到一起，更不会相信他就是歌剧《江姐》公
演后，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并站在毛主席身后
留影的那位阳光军人金砂。

我讨厌大舅抽烟，尤其讨厌大舅在家里抽烟。一次
大舅在家抽烟，被呛得直流眼泪的我冲上前去把他的烟
杆缴了，然后追着他满屋跑。大舅躲进自己的房间，我也
追进去又哭又闹，大舅只得拿出一本五线谱的书哄我。
看见那些像蚯蚓一样的音符，我立马就被吸引了，也停止
了哭闹。这也是我对五线谱最早的认识。正因为这不起
眼的哼唱和说教，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喜欢音乐的种
子。多年后，回想自己作词作曲的《麦浪》《我们一定赢》
等歌曲，才知道大舅那次不经意的说教，对我日后的词曲
创作影响有多大。

3
喝酒聊天，朋友小酒馆里遇偶像

原铜梁县文化馆副馆长叶作富叔叔，讲了当初与大
舅相识的一些趣事。

1958年，他正在铜梁县南郭小学读书。毛主席参观
四川郫县红光人民公社之后，大舅金砂创作了一首带有
四川民歌风味的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首歌曲一
经演唱，当即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后来还入选“建国七
十周年100首金曲”。叶叔叔当时是南郭小学少先队大
队部文艺部长，音乐老师罗云风自豪地告诉他们：“这首
歌曲的作曲者金砂是咱们铜梁人，我和他妈妈雷群英都
在南门李家湾住哟！”

1964年10月13日，空政文工团《江姐》剧组到人民
大会堂小礼堂演出。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在接见全体演
职人员时打趣地说道：“你们空政文工团的这部歌剧《江
姐》一炮打响了喽，可以走遍全国嘛。”叶叔叔回忆说，每
当铜梁县师范学校举办文艺晚会，都会把《江姐》中的著
名唱段《红梅赞》和《绣红旗》作为压轴节目演唱，金砂这
个名字便深深烙进了他的脑海。

1966年10月，叶叔叔从铜梁县师范学校毕业，因喜
欢音乐和美术，被分到县文化馆工作。这时，大舅也已被
下放到老家劳动改造了。

那时的文化馆人少，没有伙食团，只能和川剧团搭
伙。一天，他和剧团的王礼成、陈明华等人在剧团隔壁的
小酒馆喝酒聊天，王礼成突然对着刚进酒馆的一位老者
喊道：“大舅，这边来坐嘛，一起来喝酒。”他转头一看，来
者头发整齐梳着大背头，身穿白色背心，一条西式短裤，
脚穿牛皮凉鞋，手拿一把大蒲扇，笑嘻嘻地朝这边走过
来。刚入座，王礼成便介绍起来：“这是我大舅金砂。”突
然见到自己的偶像，叶叔叔相当吃惊，忙不迭地说道：“金
砂老师好！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叶叔叔说，那天
的气氛相当活跃，王礼成还因此特意加了两个下酒菜。
大家在一块儿尽情地喝酒聊天，其乐融融。竟然以这种
方式和心中的偶像见面，让他记忆犹新。

4
温馨场景，穿军装的他帅气阳光

大舅有一个也是作曲家的女儿，小名婴子，本名刘尔
婴，我和婴子姐姐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弟。为何我和婴子
姐姐关系最好，说来话长。

大舅1965年下放回老家铜梁农村后，为不连累家
人，向舅妈提出了离婚，但心地善良的舅妈死活不肯。于
是，两人从此两地分居，舅妈在苏州独自抚养一双儿女，
艰难生活。

记得有一次舅妈带着她的女儿来铜梁探亲，在外婆
家小住了几天，我和婴子姐姐也认识了。婴子姐姐属于
那种典型的江南温婉式女孩子，人长得好看，声音也好
听。她给我的见面礼，其中一个是带香味的橡皮擦，这在
当时我们的小县城，那可是很少见的东西。橡皮擦递给
我时，她开玩笑地说：“这是给你带来的好吃的糖果。”于
是，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来就塞进嘴里。我很快就发现自
己上当了，追着婴子姐姐一阵打闹。真是不打不相识，这
一阵打闹后，我们姐弟俩的关系居然越来越好，几天相处
下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伙伴。

婴子姐姐告诉我，她从小酷爱音乐，小学三四年级的
时候，每部样板戏都会唱了。大舅那时在老家劳动改造，
虽与家人相距遥远，但他在信中也知道婴子姐姐这“丫头
片子”唱的样板戏有板有眼，大舅还为此自豪不已。

20世纪70年代初，大舅恢复公职，回到了苏州，一家
人幸福地团圆了。婴子姐姐说，每天傍晚的闲暇时间，是
她最快乐和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大舅常常会与她并肩坐
在苏州小巷自家的大门口，然后乐呵呵地给她讲自己创
作歌剧《江姐》时的那些温馨而幸福的往事。

婴子姐姐说，大舅在创作江姐被捕后，特务头子沈养斋
劝江姐投降时的剧情和唱段时，编剧阎肃叔叔和大舅如何一
起反复推敲唱词、分析人物内心表达方式，最终把沈养斋这
个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的人性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
肖。婴子姐姐告诉我，她与大舅促膝长谈的这个场景，深深
地印在了她的记忆中，至今仍历历在目。父女这样的促膝长
谈，也对婴子姐姐后来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想想那样的温馨场景：在江南水乡的苏州小巷中，西
下的斜阳泛着金黄的余晖，温柔的晚风轻抚着脸庞，在人
来人往、孩童嬉戏的小巷里，时常会看见一对父女坐在自
家门前，一会儿打着拍子唱歌，一会儿低声细语说话。那
种暖意，那种爱意，让婴子姐姐铭刻于心，永生难忘！

1975年，大舅平反回苏州之前，送给我三张他穿军
装的照片，作为留念。其中一张，是他在二野的时候在北
京故宫九龙壁前的留影，非常的帅气阳光，我非常喜欢穿
军装的大舅！

大舅送给我的照片，我一直随身携带。多年来，每当
想他的时候，我就会把他的军装照片拿出来看看，看着照
片里帅气的大舅，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和他在一起的那些
有趣的事儿来，心里涌出满满的不舍和怀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不喜欢大舅抽烟
曾把他的烟杆缴了

□刘德

大舅金砂参与创作歌剧《江姐》
中的插曲《红梅赞》《绣红旗》，小时候
我与他在外婆家一起生活过——

记忆中的大舅，高挑的
个子，清瘦，但很精神，永远
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大舅离开
我们已27年了。如果大舅还健在，今
年也已100岁了。他虽然离开这么多
年了，但小时候与他在一起的那些快
乐而温馨的往事，我仍然历历在目。

金砂 19931993年年33月月88日日，，大舅回重大舅回重
庆创作歌剧庆创作歌剧《《巫山神女巫山神女》，》，我和爱我和爱
人与大舅人与大舅（（右右））合影合影。。

歌剧歌剧《《江姐江姐》》剧照剧照


